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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节选)

时下，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将狗作为宠物

来养，已经蔚然成风。每逢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周

末，公园或草坪，俨然成了狗们的“庙会”之所。什么

狐狸犬、松狮犬、雪橇犬、博美犬、牧羊犬、京巴犬、腊

肠犬、吉娃娃，还有原产于西伯利亚的萨摩耶犬，法国

的贵妇犬，德国的雪纳瑞犬，英国的金毛犬，美国的爱

斯基摩犬⋯⋯这些形形色色的名犬，或欢跳嬉闹于主

人的膝前身后，或追逐狂奔于丛林花草之中。身临此

情此景，我常常一个人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如醉如

痴地观赏着这世间的曼妙，品味着这生活的芳香。先

是从心底涌出阵阵难以名状的甜蜜与快意。继而却又

渐渐化成缕缕无法抑止的悲伤和痛楚。因为我在冥

冥中，依稀望见了老三的身影，如梦如幻般地从远处

飘然而至⋯⋯

老三是只狗，是只与我共患难、同生死的忠义之狗。

抬头望去，在前面几十米处，影影绰绰地看到一大

一小的两只狗正在拼命地咬斗。小狗显然不是大狗的

对手，已被大狗一步一步地逼向路旁的一条深沟。但

小狗一点也不示弱，一直在拼命抵抗。也许是同病相

怜，也许是出于本能，我不由得大喝了一声。大狗听到

喝声，怔了怔，又向小狗猛地-4+，然后倏地转身蹿入

旁边的树林。小狗则一声惨叫，摔下了深沟。

来，伸了伸

腿，抖了抖

腰。慢悠悠

地卧到赵大

妈的脚下。

清晨8

点，我一推

开房门，就

见学生已齐

刷刷地站在

了旗杆之下。我们先举行了升旗仪式。当时学校没

有录音机，也没有扩音设备。我和学生们就边唱国歌

边升国旗。学生们唱得既不准也不整齐，但从每个稚

嫩的嗓音中溢出的则是一份庄严和虔诚。让人听起

来一点也不亚于正规交响乐团奏出的旋律。当升旗

仪式结束，我拿着教科书步入课堂时，学生们一面尊

敬地望着我，一面不断地窥视着眼前的铅笔和练习

本，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一声洪亮的“老师好”，

似一股暖流一下子流遍了全身，猛地激活了我身上教

师职业的本能，唤醒了一个教师的尊严与责任，涌出

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我的眼睛湿润了。

打开房门一看，是老三带着母狼和两个狼崽齐刷

赵大妈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顺手从腰里抽出 刷地站在门前。两个小狼崽，胖乎乎、毛茸茸的憨态

已用得明光锃亮的旱烟锅，装上一锅烟末，点上火，长 可掬，十分可爱。老三和母狼则昂着头，摇动着尾巴，

长地连抽了数口，吐出几缕薄烟，凝视着前方，陷入沉 一幅幸福、得意的神情。这是老三领着它的一家人来

思。阳光下被淡淡烟雾缠绕着的赵大妈，如同一座大 同我见面的，也有可能是来同我道别的。我望着这四

理石雕像，庄严、肃穆。这时，老三从箩筐里跳了出 条生命，既欣慰又担心，一时竞不知如何是好。我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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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把两只小狼崽抱在怀里。两个小家伙仿佛也不

认生，像孩子一样，眯着眼偎依在我的胸前，两个小脑

袋不住地轻轻摇动，摩挲着我的衣服。就这样，我抱

着狼崽，狼崽的爸妈则围在我的身旁。10只眼睛相互

凝视，活像困境中的一家人，相互慰藉，相互体贴，又

依稀懂得前程未卜，生死别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老三用尾巴扫了扫母狼。母狼似乎回过神来，用头先

拱了拱两只小崽，又过来拱了拱我的裤管，深情地看

了我一眼，不情愿地转身欲出。

他站起身来，紧紧握住了我的双手，深邃的目光

直视着我：“鹰岩啊，你的情况老赵已详细向我做了介

绍。她对你评价甚高，期望很大。这场所谓的文化大

革命，固然不是好事，但会让人在政治上变得成熟起

来。眼下，有些人常常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挂在嘴

上，可他们真懂吗?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路线斗争是

无情的，是要死许多人的，有时甚至会血流成河、尸骨

如山啊!当前的这场斗争可能是长期的，老赵是把卧

虎崖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可要记住啊!”

这天晚上，我把老三从地窖里放了出来。它好像

嗅到了什么，先是到赵大妈家转了一回，然后又七拐八

拐地径奔赵大妈的坟地而去。它趴在坟堆上，不吃不

喝，整整三天。等我找到它时已奄奄一息了。我慌忙

把它抱回往处，左劝右劝，它才勉强喝了一碗稀粥。从

此之后，老三每隔几天，就到赵大妈的墓地上转上几

圈，爬上一阵，神态悲怆，目光速茫，泪水漫流，一下子

衰老了许多。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屋内空无一人，欧

阳潘和他的打手们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试着动了

动身子，一阵钻心的疼痛让我大汗淋漓。经验告诉

我，我右边的两根肋骨被踢断了。这个鬼地方决不能

再躲下去!于是，我扶着一条桌腿，挣扎着站了起来，

费尽全身的力气，跌跌撞撞地挪回了住处。推开房

门，发觉大顺和大队的其他十几名党员都一起等候在

那里。

欧阳潘忽地一下站了起来，满脸杀气，凶光毕露：

“你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们革命派绝不

会跟你一般见识。我再给10天时间。10天之后，你必

须答应与董山花同志结婚。否则，我将根据中央文革

所发文件的精神，以十恶不赦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你!

根据你的一贯表现。完全可以处以极刑。你这是咎由

自取，勿谓言之不预也!”说罢，一脚踢开房门，扬长而

去。董山花如同一只瘌皮狗，可怜巴巴地尾随其后。

我正在屋子里琢磨着白天发生的事情。老三十

分吃力地叼着衣服、手枪。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一

见衣服，就知道是欧阳潘的。瞧着手枪，我更有点惶

惶不安。暗想，老三，这次的玩笑可开大了!怎么

办?我绕屋思索，一时竞想不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这时，工作队队部已乱成一团，一大帮队员喊叫着向

湖边奔去。我灵机一动，急忙连说带比划地示意老三

趁机把衣服和枪送回工作队的住处。老三却不紧不

慢地先喝了一通水，然后抬头朝我顽皮地眨了眨眼

睛，叼起衣服和枪慢悠悠地走了。

奔到崖东的一处绝壁上，我止住了脚步。此处树

木茂密，人迹罕至，幽静鲍尘，是我选定要结束自己生

命的地方。此时，秋风习习，夜色如漆，空气中弥漫着

树叶和野草的清香，卧虎崖的乡亲们可能都已进入了

梦乡。只有从崖下大队的牛棚里，偶尔传出一两声牛

叫。我再次环顾四周，向远山、向苍穹望了最后一眼，

然后义元反顾地纵身跳下。恍恍惚惚间，我似乎看到

有一条黑影伴我而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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